
大爱同心 互助同行
□杨璐璐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获奖征文选登

编者按： 为了更好地诠释工会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品牌形象， 营
造浓厚的互助氛围， 围绕互助保障走过的20年，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
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 征文活动。 经
过专家评审组的评选， 评比结果近日揭晓。 本版将从今日起选登部分
获奖征文， 与读者分享。

一直坚信， 父亲和母亲之间
是有爱情的。

在乡村， 在泥土样朴实的村
民中间， 这样的爱情很耀眼。 被
家庭幸福滋养的我们， 看人看事
目光也是柔柔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河水沿
岸地区的农民要比其他地方的农
民更辛苦些， 鱼米之乡， 除了收
种庄稼， 还要捞鱼摸虾。 终日的
劳作没有成为他们的负担， 日常
的细节深刻在我们心里。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秋风摩
挲大片的稻田， 稻子的此起彼伏
里， 有草帽若隐若现， 那是我躬
背割稻的父亲母亲， 他们俩并排
站着，父亲身高臂长，总会多搂几
株， 这样母亲就能少割几株。 母
亲眼疾手快， 父亲身后的稻把，
从来不给他捆的机会。 因为捆把
要哈下腰， 一不小心脸就被稻子
戳了，收劲的时候还要借助膝盖，
母亲认为男人膝下有黄金， 她不
让他干这个活。 汗在父亲脸上肆
意纵横，一滴又一滴砸到稻茬上、
泥土里， 母亲踮着脚用缠在手腕
上的毛巾小心地替父亲擦去。

上午10点左右， 是我和弟弟
给父母送饭的时候， 也是天不亮
就下田劳作的父母休息的时候，
母亲会捧着晾好的米汤让父亲先
解渴， 父亲会说自己早上的糯米
饭还没消化， 鸡蛋是无论如何吃

不下了，他“命令”母亲抓紧时间
吃，不要让好好的东西馊掉，这话
点到节俭母亲的要害处。 父母和
我们坐在稻把上， 秋日的艳阳依
然辣， 父母看着我们受不了的样
子满足地笑。 我们和满田的稻子
都是父母的希望， 农村人家的儿
女来不得娇惯。

随着年岁渐长， 父母亲的爱
情像空气一样环绕在我们身边。
我们家一直养老母猪， 每年要产
两三窝小猪， 服侍它们是为了供
我们姐弟上学。 小猪长到三四十
斤， 就要到集市上卖， 每次去集
市卖了猪， 父亲除了记得给我们
带吃食， 更记得给母亲扯布料，
记忆里这样的事父亲从不间断，
先是棉布， 后来化纤， 再后来绸

缎、 乔其纱……很与时俱进， 庄
上的女人们都羡慕着呢。 母亲穿
着新衣服， 在镜子前左照右照，
嘴里却不住地怨父亲乱花钱。

春天适合积肥， 勤快的父母
是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时机的。 一
条船漂在村外的河里 ， 母亲撑
艄， 父亲张网。 一网子兜上来，
有黑得冒油的河泥，有鱼也有虾，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任何语言
都多余。 天气晴好，水面微风，放
眼满是新绿，村外的河水很清，水
草摇曳，小鱼嬉戏，我和弟弟看得
忘记吵架。 这样的劳作颇有诗情
画意，父母就是画中人，他们的爱
情和诗歌一样宁静芬芳。

与我们一巷之隔的邻居， 他
们家男人懒而好赌 ， 女人气量
小， 大吵小吵不绝于耳， 一吵起
来， 女人先会与男人拉扯， 被男
人摔几个跟头后， 就会坐在地上
抽自己 ， 颇似自戕 ， 场面很恐
怖， 他家的孩子常常吓得躲在一
边哭 。 女人也嚎 ， 哭诉自己命
苦， 怪男人不争气， 赶不上我父
亲一根小指头。 那个不知道同情
的年纪， 这样的比较让我们很荣
耀， 也更珍惜家庭的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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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图片故事

□汪祥云 文/图

□张东妹 文/图

泥土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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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克存 文/图

记忆中的三行情书

当强烈的变故， 撼动着无助
而脆弱的心灵，

何人能将这伤痛抹去？
当疾病的洪水， 犹如脱缰的

野马一泻千里，
何人能将这水患平息？
于是， 有我们。
我们的组织叫工会；
我们的关系叫互助；
我们的情谊叫友爱。
我们虽不能控制这突如其来

的灾难和疾病风险，
但我们可以用团结 、 用热

血、 用真诚、 用爱心奉献一份份
保障。

多少次， 多少次灾难发生，
是职工互助保障冲在了最

前面 ，
让失去的财产重新回到了家园；

多少次， 多少次疾病降临，
是职工互助保障把爱心奉献，

让生命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尊严。
团结、 友爱、 互助、 互济，
是危难关头，
我们无悔的选择，
也是体现大爱的一面旗帜。
有我们在， 社会就多了一份

安定；
有我们在， 生命就多了一份

平安；
有我们在， 企业就多了一份

和谐；
有我们在， 家庭就多了一份

美满。
困难的日子里，
关爱的帮助从未间断，
岁月流逝， 时光静好，
细水流年， 我们同在！

■■青青春春岁岁月月

山村的清晨， 天刚蒙蒙亮。
母亲缓缓走到老屋旁， 用力推开
笨重的樟木大门。 “吱嘎” 的一
声响， 惊醒了还打着鼾的父亲。
父亲只翻了个身， 又睡去了。

院子拐角的鸡舍里， 几只老
母鸡正窃窃私语。 母亲迈着轻盈
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走近， 拨开了
鸡舍的门板。 随后从粮袋里用葫
芦瓢舀了满满一瓢麦麸， 倒进装
着细碎菜叶的木盆里， 糅和了一
下， 全撒到院子中央。 顷刻， 沉
静了一夜的小院， 就这样被鸡鸭
们给吵醒了。

父亲在小小的院子里栽了两
棵树， 一棵四季青，一棵是泡桐。
青黄相间的叶子随意地、 簌簌地
落满屋顶、窗台、鸡舍。 母亲最头
疼这些“常客”的光临，但又无可
奈何。竹枝编制的大笤帚，不知扫
断了多少把。

屋后， 是方块的菜园子， 母
亲自己开发的。 这个时候， 整块
地里就剩下大棵大棵的青菜。 翠
绿绿的菜叶， 寒露滚动。 一棵挨
一棵， 相互间你吵我， 我闹你，
好不欢快。母亲踩着石板，挎着篾
篮，蹲到地凹里，一手一棵，利索
地把它们连根拔起。

炊烟跟着太阳一同升起。 昏
暗的晨光下， 小溪边， 一篮子青
菜 ， 一大盆衣裳 ， 正等着母亲
呢。 溪水哗啦啦地流淌， 母亲卷

袖浣洗 ， 一片片菜叶开始不老
实。 冷冰冰的溪水， 着实让这些
小家伙们无从适应。 但母亲却依
旧麻利， 抡起棒槌， 把厚重的衣
裳敲打得水花四溅。 母亲常年不
见血色， 骨瘦如柴的手， 也就在
这寒冷的冬日里， 入水洗衣浆裳
之后， 才会变得红肿白胖。

太阳已经爬上窗台。 母亲拎
着一桶衣裳， 一件一件地拧干、
晾挂 。 屋檐墙壁上 ， 几串红辣
椒、 白茄子， 笑得龇牙咧嘴。

早晨的时光一溜烟的功夫就
过去。 母亲终于盛上一碗热气腾
腾的粥， 被溪水浸泡的手指有些
不听使唤， 两根细细的筷子硬是
拿不牢。

后地里的山芋要刨出来了，
父亲靠在门框上 ， 一边摆弄农
具， 一边小声嘀咕。 坐在灶旁的
母亲听到后， 咬了几大口馒头，
“咕噜咕噜” 地喝下米粥， 开始
收拾灶台上的碗筷。 山芋种得不
多 ， 一亩不到的地儿 。 母亲一
撂， 父亲一撂， 他们各自低头弯
腰， 小心翼翼地刨着土。 不一会
儿， 沾着泥土的山芋， 似一个个
壮乎乎的娃娃， 一堆堆， 或坐或
躺在地沟里。

夜色渐渐弥漫村庄 。 回家
的羊肠小道上 ， 一担山芋， 轻
而易举地， 压弯了母亲瘦弱矮小
的身躯……

我和妻子秀结婚已经好几年
了， 但每次翻看结婚相册， 都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恋爱时的美
好时光。 每每回忆起那时我们之
间的点点滴滴， 我都会想到自己
最初追她时为我传递爱意的那
“三行情书”， 尽管它现在在我
眼里既不特别 ， 也不浪漫， 但
它却助我一举成功觅得了人生中
的真爱。

刚从师范毕业那年， 我以新
人的身份进入了工作单位， 和秀
成了同事。 上班的第一天， 她身
着一席红裙， 与我在单位签到室
不期而遇。 作为同事， 她很自然
地说了句 “你好”， 然后对我微
微一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
声音， 甜美， 清脆， 似水如歌。

我和秀是同事， 所以见面机
会很多， 但起初由于我们彼此不
熟悉， 没太多了解， 所以每次见
面都是很客气的寒暄。 后来， 随
着时间推移， 我从同事们的口中
“掌握 ” 了许多关于她的信息 ，
还知道了她虽然参加工作时间
早， 但至今还是单身， 而且身边
追求的人不止一个。

听过同事的话， 暗藏在我心
底的波浪翻腾了起来， 于是我便
处处有意无意的制造机会， 想着
法儿与她见面或相遇。 渐渐地，

我与她也从最初的陌生变得熟
悉 ， 内心的那股暖流也越来越
强， 就如海平面上的巨浪， 推着
我忍不住迈步向前。

时间， 总会为爱恋的人创造
机会， 第二年5月， 单位的一个
同事提议假期结伴出游， 于是我
请同事帮忙， 让他陪我一起去找
秀， 让她与我们一起同行。

在这次出游后， 我与秀之间
的关系增进了不少 。 回到单位
后， 我感觉表白的时机差不多成
熟 了 ， 就 挑 了 一 个 特 别 的 日

子———5月20日 ， 这天 ， 我特意
找来信纸 ， 在上面分三行写了
“秀秀， 520， 存留” 几个字， 还
配了一个大大的 “红心”， 折叠
之后夹在了她 每 天 必 看 的 书
里 。 之后 ， 又将文字发到了我
的空间里。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爱慕
的姑娘写情书， 做完这一切， 我
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感觉一直有
个声音在心里祈祷： “答应吧！
答应吧！”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单位
同事看到我发在空间的心情， 瞬
时炸开了锅。 等她再一次走进办
公室 ， 同事们都把微笑投给了
她， 有真心劝她答应的， 有顺势
祝福的， 秀脸红红的， 拿了教案
就出去上课了。 在这样胶着的漫
长等待中， 直到下班， 我也没能
等到秀的回答。

天黑后， 月色朦胧， 我用哆
哆嗦嗦的手拨通了她的电话。 这
一次， 我终于听到了自己想要的
答案。 这一刻， 我才真正明白了
什么是激动得不能自已。

能够有幸和秀顺利步入婚姻
殿堂， 相互搀扶走一生， 都要归
功于那称不上情书的 “三行情
书”， 让我觅到了愿意一生珍惜
和爱恋的人。

———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母母亲亲在在冬冬天天老老去去


